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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茜主编《中国散文年度精选》：

栖居心灵的审美诗学
□李一鸣

散文家辛茜主编的《中国散文年度精选》付梓出版，

这是散文界的一件盛事。每逢年终对过去一年的散文创

作予以筛选结集，不遗过往，不缺席在场，虔诚捡拾，阔大

包蕴，犀利透视，寥亮人心，这本是散文经典化之举，亦是

选家之初衷。

中国当代散文深深根植中华大地，当代中国人行走

于华夏自然山川，跋涉于社会现实生活，洞观这块古老而

青春的土地上时代风云变幻，饱满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斯

激荡。何以将自身的价值取向、心性气质和文化情怀尽

情袒露？如何自由绽放精神诗性、尽兴呈现独特艺术趣

味、着意表达执著精神追求？散文，或恰是赖以展示他们

充盈丰富诗性内涵和审美诗学品格的文体。

文学乃精神的外化。精神的品格，决定文学的品

质。散文作为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创造审美形式，是散

文作家主体精神的一种自由审美载体。相较于其他文

体，散文无疑是个体生命经验最直接、最自如、最自由的

诉诸与表达。它不仅饱含作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客

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更是作家心灵的真实自传。

优秀的散文创作，要求散文作家首先要葆有内在于

生命的主体能动性，抱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坚守对世俗

的警觉和反抗，着力探寻生命的根本价值和终极意义，从

而使文本成为作家自由的而不是桎梏的、个体的而不是

群体的、关注生命的而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审美的而不是

功利的把握、体验和垂询。2019年度精选中的散文，大多

具有这种品质。邵燕祥的《说“天”》，洋洋洒洒，纵横捭

阖，从古到今，由中及外，兼及科学与人文，对“天”做了全

方位考察和探究，畅言“天所不容者，首先是逆天而行的，

不合理的一切”，并深刻评说“历代皇帝自称天子，奉天承

运，受命于天，来君临天下。他们所发的‘大人’之言也

成了跟‘天命’并列的必须敬畏的金科玉律”。堪称言自

己之志，抒独立之言，杜绝公共体验、公共话语，抒写特

质性、创造性经验。李汉荣在《水边的智者：重读〈道德

经〉》一文中，直面现实，真切表达自己的认知：“在人堆

里能挤对出聪明和狡猾，很难提炼出真正的智慧”，进而

发出“我们还需要一种高度、一种空旷、一种虚静，去与

天地对话、与万物对话、与永恒对话”的呼吁。谢大光的

《告慰苇岸》，借苇岸之语，浇自己块垒，“生物多样化的

逆向生长，不止影响到人的生存环境，更严重地隔绝了

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肢解了人的完整性，人的一部分或

大部分变成了机器，甚至成了机器的机器”。可谓振聋发

聩，直击现实。

优秀的散文创作，必然是散文作家个性的真实的心

灵呈现。周作人曾宣称，散文不仅是自己个人的，而且还

须有“真实的个性”、“真的心搏”。刘半农鲜明提出：“尝

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心灵所至，尽可随

意发挥”。李素伯推崇小品文的意义和特质在于“作者最

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独特

的体相”。奥地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指出，

“关于写作，你不可能写出比你自己更真实的东西”。王

宗仁在《柴达木的河向西流》中表达了一个青藏线上的老

兵对战友的深情缅怀和对逝去岁月的深切流连：“一本

《可爱的柴达木》被几张报纸遮掩得只露着‘柴达木’三个

字”，“我像饿极了的汉子，抓起这本书就读了起来。两只

眼睛如同铧犁翻地般的快速插进字里行间，浏览，心神掉

进书里不能自拔”，“踩着催征的哨音，三进三出食堂。拿

起那本书放下，放下又拿起”。一个酷爱读书的战士形象

毫发毕现。张守仁《在那〈道德经〉诞生的地方》倾情表达

对道德经的尊崇，不惜用“我个人认为，把我编选的10人

的名作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上称，其重量不如一册五千言

的《道德经》”。极而言之，坦露心迹。阎晶明的《燃烧到

最后一刻的写作者》不以红柯创作业绩丰硕而渲染，亦不

如同类文章极力表白相互间关系，而是沉静地表达对红

柯的印象，作者冷静而蕴含热烈、理性而不乏感性、纯粹

而有着通达的个性跃然笔尖。狄德罗说，“任何东西敌不

过真实”；巴金说，“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强化主观情

绪，凸显生存感受，逼近生命之实，切近灵魂之真，表达真

的自己，描绘心的体验，警惕陷入虚无、虚假、虚伪境地，

先哲的嘱托，无疑是散文创作者应该牢记的箴言。

优秀的散文创作，总能散发出独特的艺术趣味。“趣

味”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既与具体文学艺术鉴赏实践相联

系，又与文学创作主客体相关联，是特定主体的感性达

成，也是主客体之间的完美契合。在西方美学史上，作为

一种审美学范畴的美学特征，“趣味”与主体的生命、情

感、体验等审美心理密切相关。事实上，山水之趣、生活

之味、文化之意，只因契合知识分子的心灵，便自然焕发

出异样的别趣、深长的意味和悠远的回响。赏读2019年

散文，我们自会领受到作者那自由不拘的精神放逸，个性

凸显的兴会情味，艺术营构的相异旨趣。梁衡的阔达与

哲思，朱以撒的书卷与闲散，潘向黎的明慧与隽永，冯秋

子的感性与沉思，杨晓升的明澈与宁静，查干的纯净与空

灵，穆涛的驳杂与悠远，韩小蕙的智慧与深情，傅菲的独

语与绵远，王兆胜的坦荡与真诚……无不体现了“文词与

思想”之外，自具的一种“风致与趣味”，那是人生态度与

审美情趣的相契，是人生价值与审美追求的圆融，是人的

气质与文的风格的统一。如果没有旷达与隐逸，放诞与

温厚，狂与狷，愤激与闲适，华丽与朴素、幽默与庄重，冲

淡与浓烈等各种艺术趣味的存在，散文哪会具有兴味盎

然、情味绵远、意味悠长、百味杂陈的艺术魅力？

优秀的散文创作，绝不拒绝散文创作手法上的多元

创造。细考2019年散文，在文体的语言表达、结构营造、

叙述选择等各方面都有创造性呈现。在结构上，散文文

体形态自由呈现，形态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有随性化，不

讲起承转合，摒弃上下承连，阻拒左右衔接，缘情而发，顺

意起笔，随物赋形，尽兴抒写个人体验和感受，行即行，止

则止；有冥想型，将瞬时感觉和情绪投射到自然景物、文

化景观或社会现实生活上，继而展开想象，自由发挥，个

人感兴的时间沧桑感与广阔浩渺空间感糅合一起，别是

一番情味在其中；有注重意象营构，构成一个个意蕴丰富

的审美空间；有混合型创造，将游记、散文、诗歌和小说笔

法融而为一，把地方志、风俗志、民间传说引入散文创

作……这种种结构形式，使散文摇曳出多彩多姿、错落有

致的文体之美。在语言上，所选多数散文体现出创造的

旨趣，既继承传统又打破规范，既不泥古又尚创造，既大

胆吸收外来语言又不生硬接受，使语言这种符号化了的

人类情感形式，成为诗意栖居的存在家园。在叙事上，多

呈谈话式、自语式叙述，仿若老友之间对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的任心闲话和精神漫步，又如作家自言自语，坦露坦

率，无话不说，无感不发，无所保留，或闲适，或畅达，或沉

郁，或朴质，使人从中感受到自由美好精神的快意。质言

之，散文创作本然是“主体与世界的充分对话”。

慨而言之，2019年散文，无论是从精神意蕴上，还是

在外部形式上，都表现出良性发展。这种发展，源自主

体自由的精神、开放的心灵，源自时代的巨变、社会的进

步，源自当代散文作家对传统的扬弃、对外来因素的借

鉴，散文这种文体形式，适应了当代人的审美精神和文

化心理。2019年散文，必将成为当代散文经典化的重要

收获。

最早关于讽刺的论述，出自《文

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

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

通结矣”。唐代诗人高骈《途次内黄

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有句“依违讽

刺因行得，澹泊供需不在求”，“讽

刺”一词由此进入中国文学。《儒林

外史》，作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高

峰，受到鲁迅高度肯定，“迨吴敬梓

《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

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

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

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世界文学名著

《巨人传》《格列佛游记》《堂吉诃德》

等，都以讽刺见长，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鲁迅、老舍、钱锺书、张天翼等，

都写出了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阿

Q、马裤先生、方鸿渐、华威先生等，

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鲜明夺目

的人物形象。蔡中锋的微小说创

作，正承继这一传统而来，在当下语

境中，赋予讽刺小说新的生命力。

《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在士

林”，主要针砭为科举考试毒害，一

心想通过读八股文章，科举考取功

名，求得荣华富贵的读书人。蔡中

锋在机关工作多年，经历多个岗位，对一些不良作风习气，有亲身体验、

有独到观察、有深入思考，为创作讽刺微小说奠定了深厚基础。

发表于《人民文学》1997年第二期的《舅舅的烹调术》，写在县宾馆

做大厨的舅舅根据企业老板和职工代表不同饮食需求，做了一全素、一

全荤两样菜席，结果获得全面好评的事。读来很有趣、很有道理，也很

有独到之处，但似乎与“讽刺”搭不上边。其实不然，讽刺的匕首和投

枪，隐藏在叙述之下。县里的“50强企业”效益普遍很差，职工生活困

难，厂长经理们却过着豪华生活，“大鱼大肉，吃不完，用不尽，有时候那

几台冰箱冰柜装不了，送人又怕落影响，不得不半夜里起来拿出去扔

掉”。一个整天待在县招待所后厨间的厨师都一清二楚的事，主席台的

领导能不知道？不是不知，而是不管。不仅不管，还就势作文章。小说

结尾“几天以后，我在省报上看到了一篇通讯，题目是《会议用餐全部素

食安排 廉政建设已从小事抓起》，报道的正是我的故乡的那次城市经

济工作会议上，舅舅做的午餐”。作品就此结束，却将讽刺的矛头刺向

了更高的层面，不仅县里，省报也不做深入调查研究。

鲁迅专门写了《什么是“讽刺”？》一文，为讽刺下了定义，“一个作

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

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

为‘讽刺’。”蔡中锋以微小说这一最为精炼的体裁，寥寥数笔，一两个取

自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情节，某个任职于机关的小领导或办事员，似乎

略带夸张的情节细节，便构成了精彩巧妙、令人叫绝的作品，为某些人、

某些作风画了漫画像，不仅形似，关键是神情毕肖，直击灵魂。契诃夫

《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名篇，蔡中锋的微小说，

也自觉学习其精髓。

不过，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巡警还有“机会”和将军发生联系，

蔡中锋笔下的人物则要“基层”得多，基本聚焦于县一级，极少数“上升”

到地级市。这与他长期在市县机关工作的经历有关，也显示了作家立

足生活、取材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不拔高、不降低、不虚美、不隐恶。

刊载于《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的《中华神耳》，主人公是在某

县机关当了20年秘书的张华，典型的小公务员。张华练就了一付“听

脚步声辨人”的绝活，屡试不爽，甚至听出了局里的美女和局长昨夜有

故事，却听不出自己农村父亲的脚步声。讽刺的矛头首先当然是刺向

张华的。孝乃人伦之本，张华连生他养他的亲爹脚步声都听不出来，却

能分毫不差地分辨出局领导和领导特定关系人的脚步声，可以想见平

时把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作品还向张华的同事们表达了讽刺的态

度。在上者盛气凌人，在下者小心翼翼，得意则步履轻浮，失意则意志

消沉，更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无论哪个机关单位，这种作风态度，

是不可能牢记使命、履行责任的。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

实情。”机关工作，最突出的作风问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蔡中锋对

此了解很深，表现准确。《紧急电话》就是一篇讽刺官僚主义的佳篇妙

构。河流遇险在即，赵县长明明有驻守在大堤上的工程师老郑的电话

号码，却觉得不能“越级指挥”，于是打给副县长，副县长打给办公室主

任、办公任主任打给局长……层层下达，再反过来层层汇报。程序还没

走完，洪水已冲到县政府大院。每个人似乎都正确、及时地完成了自己

负责的“环节”，都无可厚非，都符合“程序正义”，却“集体合作”酿成大

错。河流出险，十万火急的事，县里大小领导却只满足于落实电话，“当

官做老爷”的嘴脸，跃然纸上。

与官僚主义同行的就是形式主义。《两亩麦子的收割权》，更以黑色

幽默，揭出了某些单位进行学习实践、深入基层活动摆样子、走过场，劳

民伤财、变形走样的不良现象。通常批评形式主义是“认认真真走过

场”，这篇小说却深刻地揭示出一个道理，如果抱着“走过场”心态，越

“认真”，结果就越变形，实际效果也就越差。而形式主义可能不仅仅是

表面文章，人浮于事，夸夸其谈，形式大于内容，后面隐藏的，可能是腐

败问题。正如某局用3000元买下二亩麦子的收割权，却向市财政申请

了30万元经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

决心和力量推进反腐倡廉事业，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微小

说是文学的轻骑兵，兼具文学性和新闻性两大特征。蔡中锋敏锐观察、

细致体察、出色表达，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讽刺手法，画出腐败

众生相。

最有趣的当属《鸳鸯名片》。市长夫人把自己的名片和老公的名片

印在一张卡片的反正两面，找人办事时递上老公的，也就是市长名片的

一面，然后假装错了，再翻过来。这一招果然有用，事情全部顺利办成

功。当然，即使再嚣张跋扈、不懂规矩的人，也不会用这办法，属于“不

是曾有的事实”，但读者都会会心微笑。全家上阵、夫妻全贪的例子屡

见不鲜，“腐败代理人”也大有人在，“鸳鸯名片”谁是正面、谁是背面？

其实是一体两面、合二为一的。

鲁迅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

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

‘冷嘲’。”蔡中锋对于讽刺的对象，有不满、有批评、有谴责，甚至还有憎

恶，但始终知道，讽刺的对象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就在身边时时存在

的机关小公务员，并非坏人，而是受不良作风影响的普通人。作者目的

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非“一味谴责，过甚其辞”。

蔡中锋谈微小说创作时说，“微小说是一种智慧的文体”。的确，讽

刺是需要智慧的，古今中外的讽刺文学大师，无不是拥有高度智慧的哲

人。智，是见识，慧，是觉悟。卓著的见识，透视出自以为是掩盖的低级错

误，高度的觉悟，发现了假装高贵装饰的实质卑微。而表现方式，“要像

放大镜一样，将小处放大，以小见大。像哈哈镜一样，将要写的素材加工

变形，使之更能突出主题”，这种“突出”和“放大”，不仅是写作手法，更

是基本的创作态度。不仅使习以为常的缺点错误，经由艺术变形加工而

更加显眼突出，而且用此一点，活画出人物的灵魂。让读者看到，如不及

时纠正救治，造成的就是变异的人格。这种变异，看似无形的、细微的、

不引人注目的，但正如“无物之阵”，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对工作、对

事业，将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讽
刺
文
苑
的
奇
葩

———————————————————————————————
———————————————————————————————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蔡
中
锋
微
小
说
论

□□□□□□□□□□□□□□□□□□□□□□□□□□□□□□□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李
晓
东

60年前的王履辉怎会想到他会成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名小说家，而且是一

位长篇小说家呢？可事实上，正是如此。

1958年，王履辉赴扬州求学，恰逢扬

州工专的大炼钢铁与教育改革运动。不

久，学校因配置师资而选派他到扬州师

院进修文科。1960年结业回学校，在语

文学科教研室任教。课时之余，他萌发

了创作欲望，写了数十万字的小说草

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裁并高校、

中专，他又续读“工民建”专业，暂时搁下

了小说创作。

他双栖于建筑、文学两个不同领域，

并为最终实现“文学梦”而做好一切准

备。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筹建工厂

之余，一鼓作气，创作了50多万字的长篇

小说《高楼深院》。这是我国较早精细描

写“大学生活”的长篇。1972年初冬，上

海文艺出版社函告王履辉：“稿中的爱情

与男女关系，几乎成为这部稿件故事发

展的主要线索之一，似不妥。”建议增加

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内容。1973 年初

夏，出版社对修改稿进行二审后又约谈

王履辉，请作者再改。三稿终因他在市级

机关忙于基建并执教“土建班”而拖延了

时日，几经修改杀青全稿时，中国已进入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期，小说因主题不

宜而流产。

历史潜行至上世纪80年代，厚积薄

发的王履辉一发不可收。他既是一名颇

有建树的建筑工程师，又是一位以写他熟

悉的各种“建筑工程”见长的小说家。在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游走于“科学

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边锋。改革开放的

中国，既给予他专业的热情，又给予他艺

术创造的冲动，讲述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

事，塑造一个个鲜活如生的形象。他对于

小说创作的艺术构思，有着自己的独到理

解。故事的衔接、层次的推进、形象的多

元，以及语言的提炼、意境的张力、内蕴的

开掘等等一系列小说创作的诸般要素，都

能如建筑工程力学上的“卡尼”配置法一

样，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使整部小说

的人物众多而结构清晰，情节复杂却驾轻

就熟，一气呵成，呈现一种鲜活而运动着

的既严整又开放的态势。林林总总，体现

了以建筑工程师的身份来驾驭另一个全

新领域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巨制的独特

风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部长篇《情满

波斯湾》《沧桑梦》和《天道酬正》。

《情满波斯湾》曾在《文汇报》发表故

事梗概。在第三届全国书市前，上海文艺

出版社在《解放日报》上作了郑重推荐。

小说描写改革开放之初的华建公司，奋战

在波斯湾异国他乡，主人公宗英不但是事

业上的女强人，力排众议，践行“分队包

干”责任制，取得k国的免检信誉，而且她

还是个内心丰富的多情女子，当她得知丈

夫将要被重疴夺去生命时，其形象又增加

了几许悲剧色彩。小说的感染力是将人

情、人性这些细微的“小故事”与改革开

放、国家形象这些恢弘的“大故事”，水乳

交融、不露边痕地结合得恰到好处。“作者

以文学的手法将华建公司成功地作为整

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并把它纳入

到宏观之世界大循环的轨道中，无疑是

有其深远意义的……”（郑理《〈情满波斯

湾〉读后感》，《三角洲》1990年第3期）。

这部处女作《情满波斯湾》，一出手就显

得非常老到。“女强人”宗英在小说中还

另有一重身份，即担任作者在整部小说

中的观察基点。作者以她的一系列活动

为经，以整个故事矛盾运动发展为纬，

将小说串联了起来，因此，小说才显得

颇为紧凑简练。王履辉的小说创作得益

于他的工科出身，细腻而不琐碎，兼顾

而各自成章。这种独特的身份标识，不

仅未成为其小说创作短板，而促成其将

繁复变简易、模糊变清纯，且构思与行

文潇洒自如。处女作大获成功，《人民日

报》《文艺报》《文学报》都发了简讯，在当

时文坛颇具影响。

《沧桑梦》的结构就不同了，作者在

勾画历史画卷中塑造人物，展开故事。

上部《三十年在河东》，那30年历史是一

个运动衔接着一个运动，是由一条总线

始终纵向贯穿着的历史。小说围绕江海

工学院的创办与停办到复办，叙写了命

运沉浮，以及众位小辈的感情纠葛。再

现了建立新中国的欢愉，社会主义改造

的轰烈，以及那段动荡的“政治运动”岁

月。而下部《三十年向河西》的构思却明

显不同。由于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

逐步推进展开，作者采取了横向构思，以

一个特定的合资企业展开横向叙写。刻

画了1978年后社会观念的转变、经济转

型与体制改革的阵痛、随之而来的人性

的变化。《沧桑梦》正是用一纵一横的全

方位的艺术构思，将历史作了形象化的

真实还原。

《天道酬正》则是以老子“天道”思想

切入当下现实，是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百

相图”。小说通过一只波斯猫独特的眼

睛看世界，金色眼看权，银色眼看钱，在

金银眼孵化下，开启了第三只眼看女

人。它为我们揭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一种

丑恶现象。还是那只猫，以它的瞎眼昭

示丑恶注定会终结。瞎眼猫生下了正常

猫眼的后代，那是美善的生生不息，是天

道的永恒。小说既有悲怆人生与凄美的

爱情故事，也有与时俱进、共创辉煌的赞

歌。在人生的悲喜剧中扬善惩恶，善者

天助，恶者天诛，与“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的反腐主题贯穿始终。

王履辉在文学创作上属大器晚成，

所以他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几乎三

位一体。他擅写人，擅写故事；而且他擅

写“人”中的群像，擅写“故事”中的小故

事、发展中的故事、铺垫中的故事。因此，

他的小说好读，耐读。他的很多拥趸或曰

“粉丝”们，喜欢他，并非奔着所谓的微言

大义而去——尽管他写出了一个置于转

型时期的伟大时代，而是奔着他笔下美

丑、悲喜的诸般人物和或乡野或荒诞或

戏谑的珠联故事而去。小题材、小场景、

小氛围，恰到好处地衬托和展现了大题

材、大场景和大氛围。这就是王履辉小说

的高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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